
农药科研征途中的求索

在郑州农药厂的岁岁月月

张硕庄

年出生于天津。不

我家书香门第。我父亲张鸿浩，字芝生。毕业于天津法商大

学堂。曾任天津中国银行副行长。我于

久，我父改任卫辉华新纱厂科长（相当于副经理），兼任芜湖裕中纱

厂经理。我随家赴豫。

岁发誓

父亲常以科学救国之理教育我们。因此在学习上我常名列前

茅。抗战中，全家移居北京。山河破碎，忧心如焚。我

年入圣德中学，与王槐曼结为至交。

“科学救国！威武不屈！贫贱不移！”小学毕业，身患绝症辍学。病

中学了初高中功课。

，月年入功课奇紧的苏州有原中学高二。日必一考，考必

考大考名列第一。

年

年考入北京农业大学农业化学系。

月赴华北农药厂作毕业实习。

作实习不负科学救国志

解疑窦初献炎黄赤子心

当时以毕业实习代替毕业论文。学校规定，从四月初至学期

末为实习时间。我与同班一位女同学，被派往华北农业病虫害药

剂制造厂实习， 日到厂月

月

，原计划只实习三个月就回校分配工

日，竟成了我这个愚人，作。但是，怎能料到作为愚人节的

走上工作岗位的登程纪念日

这厂简称为华北农药厂。为安排我们的实习，厂里专门召开

一次会议，会上厂长兼党总支书记王文，首先向我们介绍了本厂历



乳剂订货。但是，试车几次都未

粉工业以后，由天津生产原粉。在我厂制成

同志当技师（应当是工程师）指挥生产。”全技师

剂，满足了农业上的需要。但是，粉剂只能干撒，不能加水用喷雾

器喷，可是，农民更需要能够加水喷洒的可湿性粉剂。而我们的设

备和技术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只好去聘请你们的教授黄瑞纶专

家，为我厂的顾问。他发明了可湿性粉的制法，中国才有了自己生

产的可湿性粉，但是，他不能长期住在我们厂指导生产，我们请来

了他的大弟子全

站了起来，我们也连忙站起来，互相点头致意。“现在，全技师负责

全面技术工作，可湿性车间由钱技师负责，另有一位朱技师，还有

技术员严家奇，他是你们的同学，我就不介绍了。”王厂长介绍了各

位技术干部以后，接着说：“我国已经有了粉剂，又有了可湿性，第

三个品种就轮到乳剂了。去年，国家对我厂下达了试制乳剂的命

令，厂里也已接受了一批

能生产出合格产品，建议你们就以此作为实习课题。你们认为这

样可以吗？”

我们接受了这项任务，次日一早，我与那位女同学各制一份小

样，当然都很成功。下午，我对全技师说：“作作小样，当然没有困

难，只有到车间进行现场观察，才能心中有数，可否再照原样试一

次车？”

全技师点头同意。试车那天，一如既往，我们只在车间参观学

习，并在笔记本上作作记录。当我量得反应釜内的温度已经升到

多度，却不停地加酸时，不由大吃一惊道：“反应温度是不是太

高了？”

试车出来的产品，与前几次一样，都是糊状的废品。

试车以后，那女同学和别人合作，我自己一人工作，全技师有

空便来帮忙。全技师征求我对这一工作的看法。我说：“现在继续

史，他说：“华北农药厂是解放前的老厂，那时生产鱼藤粉。

年我国有了



强调，温度绝对不准超过

转，产品陆续运往全国各地。

下一个课题是，以茶籽饼代替亚硫酸造纸废液，我们起初以茶

籽饼的浸出液代替造纸废液。取得了良好效果。后来供销股长介

绍道：“通兴公石粉厂可以把茶籽饼磨成粉状。以茶籽饼粉直接加

入石球磨可以吗？我们采纳了这个建议。茶籽饼代替亚硫酸造纸

废液的研究也就划上了一个园满的句号。

虽然初到厂时我与那女同学格格不入，但自从乳剂正式投入

生产以后，俩人关系突然好转。最后，甚至有了感情。

回校以后，意外地发现华北农药厂的干部总往我校跑。起初

我猜想：“黄主任既然是华北厂顾问，华北厂的干部自然常来我校

联系。不过因为过去素不相识，并不经心罢了。”

但是有一天黄主任忽然问我：“你愿到研究单位工作，还是愿

到工厂工作？”

“服从组织分配吧！”我说。

“但是，我们培养的是研究人员啊！”黄主任再提醒我一句：“你

度做起，依次在 度，

作小样已经没有意义，应当找出各种因素对于化学反应的影响，才

能起到指导生产的作用。”全技师非常赞成这种研究计划，便与我

一起试验。我们首先从 度的条度，

度以后，所有制成的样品，均与件下各作一个样品。结果，超过

”

车间产品一样，是一种糊状的废品。全技师很高兴，拍着我的肩膀

说：“咱们终于把问题的答案找到了，太好啦！我早就想安安生生

坐下来，全神贯注地、系统地做几天试验，可是，杂事太多

刚刚说到这里，车间主任胡万选推门进来，拉住全技师就走，

口中结结巴巴地说：“全，全技师，你，你来看看看⋯⋯”全技师一面

挣扎，一面回头继续说道：“你能和我合作，就好办了，咱们回头再

说。”挥挥手，跟胡主任走了。

我们把这一结果写成报告。厂长立即宣布再次试车，并一再

度。乳剂车间就这样投入了正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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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分配到中国农业科学院了。

认为华北厂怎么样？”

“这个厂有许多我值得研究的课题。”我很肯定地回答道。

“你不必现在就回答这个问题。可以认真考虑考虑，考虑好了

再说。”

我到团市委找到三哥硕文，那时他是大学委员会副书记。我

对他说：“学校毕业分配征求我的意见。”三哥惊问道：“怎么会有这

种事？这事很奇怪呀！”

“我们学校是中国农业科学院的对口单位，毕业生一般都在那

儿工作。”我回答道。

“中国农业科学院？”三哥显然还没听说过这个单位。

“就是原来的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嘛！现在成了中国农业科

学院。走进农业科学院就仿佛回到了学校似的，来来往往都是同

学，我们常到那儿去。上俩月到那儿去玩，就有人透信儿给我，说

月，到华北农药厂实习，工作

很顺利。我猜想是华北厂想留下我，可是黄主任已经答应过科学

院，不好改口，处在两难境地，所以想叫我自己表态回绝农药厂，你

说我该何去何从？”

？ ⋯ ⋯

三哥半开玩笑地说：“你是看中了中国农业科学院的高楼大厦

了

“哼！隔着门缝看人！把人都瞧扁了，我选的是农药厂，偏偏

不是科学院。”

“唔！那为什么？”

“黄先生发明了可湿性粉剂的制造方法，但是，这套生产工艺

太复杂，产量太小，成本也太高了。因此，他常常说：‘如果能有一

种方法使生产可湿性农药像生产粉剂那样简单，甚至于使粉剂和

可湿性合而为一，那就好了。到那时，农药生产的工艺问题，才算

是真正被解决了’。我就是抱着这一理想到农药厂去的。”

“这问题有人研究吗？”



以喜

“大家都在朝着这个方向走哩！”

“你认为只有你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你入党的时候，是因为觉得只有你入了党，中国才能战胜日

本吗？”

“胡说！我什么时候这样说来？”

“是呀！你也知道，一个人加入了一个队伍，不过是为此贡献

一份力量而已，并不认为此事非由我来解决不可。也许我一生也

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但我不能回避这个问题。我既跨入农药界，研

究农药的制造工艺便是我的天职。我是尽人事而听天命，成，不足

败，又何必忧？”

三哥听了点头道：“这才是正确的选择，人，就是要有那么点儿

志气。”

从市里回来，我对黄先生说：“我愿意到华北农药厂去。”

黄先生点点头说：“那也好！可是你要快点儿去，他们等着你

赶快上班哩！”

那时候，毕业分配从无征求本人意见之理，我虽猜得八八九

九，终无真凭实据，直至到厂上班后，才明白了事情的真相。

原来在我与全技师合作，解决了乳剂问题之后，王厂长便决定

把我留下来。此事交由狄科长办理，狄科长跑了多次，黄主任先以

华北厂今年并未向学校提出要人为理由，一口回绝。又说：“我校

培养的是研究人员，到工厂工作很不对口。”后来经不起厂方一再

要求，便坦率地对狄科长说：“张硕庄早已分配到中国农业科学院，

你们如果一定要人，可以把别人分配给你们。”

“可是，别人我们不了解呀。”

“那就把那个女的分配给你们吧！”

“我们并不缺人，只是要求把张硕庄分配到我们厂工作。”

“这，不可以！”

又经过多次要求，黄主任希望我自己表态拒绝，我未能那样



那年春节是元月

办，然而，多年以后我终于发现，这条路是绝对走错了。

到了正式分配工作那天，黄主任叫我班同学，每人重新填一张

毕业分配志愿表，并且强调说：“实习以前填的那张志愿表作废了，

今后只以这张为准，不准说我上次曾经是怎样怎样填的⋯⋯听清

楚了吧？”

这话仿佛就是专门对我说的，因为实习以前填的那张表，在

“志愿”栏中，我填的是“科研单位”而不是“工厂”。重新填表，可以

防止口头承诺，与表上所填志愿不一致，而产生后患。

我接过表一看，表上有“爱人”一栏，我征求她的意见，她说：

“黄先生早就知道咱们的关系了，不填也一定会分配在一起的。”

结果，我当然分配到华北农药厂，而她却分配到外省，也无具

体单位，到省后再酌情分配。走出教室，她找到我痛哭流涕地埋怨

道：“黄先生真是不知道体谅人！这可怎么办哪？”

“你自己要这样填，埋怨黄先生干什么？”

“这样吧！今年春节你来我家，咱们再研究往一块儿调的问

题。”

“好吧！？”

二次进厂便听说，朝阳门外东大桥要盖使馆区，我们马上要迁

到河南，与河南农药厂合并的消息，一时闹得全厂沸沸扬扬，纷纷

在京另找工作，不愿离京赴豫。这时，有人对我说：“你是刚来的，

如果不愿到河南去，可以回学校要求重新分配嘛！”

我当然不想重新分配，十月里便随厂来到河南。两厂合并后，

改名郑州农药厂。但这郑州二字并不意味着是郑州市办的农药

厂，而是依照惯例，凡中央所办之厂，均冠以地名为厂名。那时我

厂，仍是农业部的下属单位，故取此名，到后来，一级级下放，一直

下到市管单位，到也省了改名的麻烦。

日，如约前往天津，正式订下了婚约，专等

回厂办理调动手续了，不料这个婚约竟是：



产粉剂的方法，生产出可湿性剂来，

全成功，”这句话确实语重心长。

备投资

培土栽瓜兀自喜　　　　俄顷祸水沿蔓来

一筹莫展生产深陷困境

双管齐下妙计顿解燃眉

的农药厂，郑州农药那时我国只有数家能够生产可湿性

厂虽然规模较大，但是产量却也很有限。那年月，虫灾总是咄咄逼

人，为此，中央对我厂提出了极高的要求。虽然，厂部已把生产指

标，定得超过生产能力一倍以上，但是依然远远不能满足国家需

要。车间被弄得焦头烂额，车间主任刘庚昌，见人就大喊：“这个月

的蜡又坐上啦！劳您驾，给往外抻抻呗！”见此光景，遂答应从化验

室调往车间，任可湿性车间技术员，主动挑起这付重担。

那时可湿性车间用的是我师黄瑞纶教授发明的湿法生产工

艺。共有主厂房、烘干房、锅炉房、粉碎房和包装室等五大厂房。

工艺过程是：加水磨浆／加压过滤／制成泥球／装搪瓷盘／装干燥车／

推入烘房／二次粉碎／包装出厂。在主厂房里：抬着大桶上楼的，趴

在压滤机上抖滤布的，站在药糊池中抓药蛋儿装盘的，把盘装车

的，把车推走的，一个个满身泥糊泥浆，混身大汗淋漓的工作，忙得

不可开交。真是又脏又累，又很损伤身体的生产方法。

湿法生产工艺不但手续繁琐，劳动条件恶劣，而且产量也小得

可怜。这还不算，在设备投资方面更觉贵得出奇。可湿性车间设

万，占了全厂一大半面积，而每月产量却只有三百吨。

再看粉剂车间。粉剂每条生产线投资不过数万元，占地面积又小

月产却达到三千吨。高出可湿性车间十倍。湿法生产的成本更是

高得出奇，搪瓷盘子五元一个，而工人工资每月不过三十几元，那

成百上千的盘子，用四五次就报销了。这钱当然要在成本中摊销。

成本之高，可想而知，二者相比，方领捂到黄先生那句“如果能用生

的加工问题，才能算是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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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的，而坩子

吨，而

三百吨，但是厂部却非要求车间每月完成

车间设计能力虽然只能月产二百多吨，想尽办法也只能达到

吨的任务不可。尽

年 月管厂长这样逼迫车间，还却远远满足不了国家需要。

日，农业部派宗震寰来到我厂，传达中央命令：可湿性

吨增加到

的

生产任务，由每月 则是韩信用兵

多多益善。我厂能有多大能力？当得起这多多益善四个字？于是

厂长终日愁眉苦脸地长吁短叹，主任天天喊着坐蜡，遂引起了我的

恻隐之心，决心使农药厂赶快走出困境。

烘干工序，是可湿性车间的卡脖子地段，车间产量大小，就看

烘干遂道能否烘出药块了，车间上上下下每天只是围着烘干问题

打转转。为了利用余热，把药糊摊到遂道顶上。顶上摊满了，又把

药糊蛋蛋贴到隧道壁上。院里则铺满了油布。那药糊团成的小蛋

蛋简直摆得满坑满谷，只可惜天不作美，时当冬末春初，只有望着

那冷眼旁观似的太阳，摇头叹气而已。

面对这种局面，车间主任向我讨主意，我说：“我的办法是：其

一，扬汤止沸。其二，釜底抽薪。”

“什么是扬汤止沸？什么是釜底抽薪？”

“咱们虽然有三条隧道，但是，只有两条能用，三号隧道还没有

安装散热器和锅炉，这锅炉和散势器即使现在马上安装，也得等明

年这时候才能安装完毕，何不现在就在烘干工序，建一座热风炉？

只需不到 元，而且所需材料本地都有，不消一个月的时间，三

号隧道就能用了，烘干能力马上提高到四百多吨，这叫做扬汤止

沸，是一条治标之计。”

“好主意！”主任一拍大腿道：“那么，治本之计呢？”

“治本之计就是不要作无效劳动，该下隧道的再下隧道，不该

下隧道的，别让其胡乱下到隧道里占住茅房不拉屎⋯⋯”

“谁占住茅房不拉屎？”

“坩子土呀！你想，咱们这湿法生产，是为



隧道里历来

一掺就得了，因为坩子土和 在生产

吨还有问题吗？”

“嘿！真是诸葛亮再世！”主任挑起了大姆指说：“可是，目前压

滤机很不正常，简直没法使用，这怎么办呢？”

“那就先用单磨法解决压滤机的问题吧！”

“单磨也能解决压滤机的问题？”

料浆一

。比压滤机压滤

“是呀！车间用粉碎机先把坩子土粉碎好，再与

拌，不就成了药糊吗？这种药糊含水量只有

药块。”

出来的料糊的含水量还低哪！等压滤机能用以后，再按原计划单

独烘干纯

光甩掉压滤机，就已经解决了大问题啦！走！咱们一块儿找

厂长去！”

但是厂长只答应立即把单磨法投入生产，而对热风炉的修建

却很不赞成。

“锅炉就快运来了，散热器也快造好了，你们急什么？”厂长说。

片，合四千元，新建祸炉房预算三

“可是一台锅炉四万多，一片散热器两千。一条隧道需要两

千元，共计四万九千多元。而且

汽，使烘干隧道，一头出水汽一头

设备复杂，维修量大，维修费高，技术性强。那些散热器又到处漏

进水汽，大大降低了烘干能力。

化了。我们为什么放着平坦大道

总而言之，用蒸汽隧道烘干药糊，是把一个简单的问题，搞得复杂

不走，偏偏走那弯弯曲曲的羊肠

小道呢？我认为，不但三号隧道应当使用热风炉，就是一号二号也

该改用热风炉，取消锅炉，简化设备。”我建议说。

“烘干隧道漏一点汽，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只把

土完全用不着加水湿磨只要在粉碎机里干磨就行了，它去隧道里

不是闲逛吗？我已研究出一套新方案，叫做‘单磨法’，单磨法就是

、废液和水加到石球磨里而不加坩子土。坩子土只需直

接粉碎，和湿法磨成的

过程中大约各占一半，所以烘干隧道的能力无形中就提高了一倍，

月产



，以应国家之急需，比起那最少要等一年

就是这样，也没见影响生产嘛！锅炉已经启运了，等几天都等不

了？至于散热器往隧道里漏汽，换几片新散热器就行了。这也没

有什么难处。”

“别说锅炉还在路上，散热器还没订货，就是设备已经全部到

厂，今天立即动手安装，也得等到明年此时才能装好，就算咱们不

怕打屁股，可是虫子能饶了庄稼吗？况且一号二号隧道也该换散

热器了，而它们所需的那四片价值八千元的散热器现在还没订上

货哩！何时才能造好运来呢？可是，热风炉只需花费区区三千七

百五十元，材料又都现成，工人们早已憋足了干劲儿，只等厂长一

声令下，便可开工，开工后，最多只消一个月，便能使三号隧道正常

投入生产，产量增加

散热器还是难免往隧道里漏汽，这又有什么办法呀

以上，耗资四万九千多元的原计划哪一个上算呢？再说，就是换了

”我说。

“你总是口口声声漏汽漏汽，到底漏进去多少汽？影响了多少

产量？你说得出来吗？说话要有根据，不能信口开河嘛！”

车间主任一听，凉了半截，俩人回到车间，我去化验室要了一

瓶活性炭。

“要活性炭做什么？”

“钻进隧道，测量一下，到底漏进去多少水？然后才能做出决

定。”

“说你是瞎子，你就瞎掰！那里边能进去吗！？

不热死，光那狼烟洞地的

度呀！就是

蒸汽也把你的小命给交代啦！到时

候你那‘拉腕儿’ ，爱人）哭着来了，进门先给我一个大耳

刮子，你哥又是个大官，一句话，我情去坐牢了。”

“是我自愿进去的，先写份志愿书，说明自愿进入隧道，一切后

果自负，生死存亡均与他人无关，总行了吗？”

“那样更不行了，车间出了死亡事故车间主任得坐牢，到时候

这张志愿书一掏，我岂不成了明知故犯？明知故犯，进牢房反而更



纵横？咳！想当年马谡失了街亭，诸葛武侯是挥泪斩马谡

日我却是挥泪看仪表，也算是隧道一景吧！

那脸更不争气，热辣辣如刀割一般，疼痛难忍，心中暗自笑道：

“这都是小资产阶段，爱面子的思想造成的，脸皮太薄，所以一碰上

就叫苦连天，早知如此，何不学那厚脸皮？也免得受此刀割般

的痛苦了。”

一面自己跟自己说笑话，一面紧张地工作，从端点测起，再测

一号窗口，二号窗口，到了三号窗口，温度降了下来，也不用再挥泪

看仪表了，此时才忽然想起：“怎么竟把手锤忘在了端点？若回去

拿，又远又热又呛，还不如继续往下测呢！”便去测四号窗口，四号

测过，便该测定隧道末端的出风口了，刚刚读了数据，忽然前后隧

道门大开，只听有人大喊道：

“小张！⋯⋯张技术员！”

隧道，测量数据，澈底弄清楚隧

快点儿，不行！不行！

月

但是，没有数据就心中无底无凭无据又怎能说服别人？遂于

年 日带上风速表，干湿球湿度计，钢盒尺，记录本，并用

纱布包了一小包活性炭，垫在纱布口罩里，悄悄进入隧道进行测

量。

好心的工人们，听说我要进入

道产量不高的原因。个个都举双手赞成，因为这正是热心于生产

的广大工人群众最最关心的事情，但是他们却很害怕出事，建议我

带一把手锤，每隔半分钟敲敲隧道墙壁，他们抽一个人，守在外面

听，如果听不到里面敲墙，就马上进去救人。

入禁地勇闯虎穴夺虎子

献良策只见支吾不支持

虽然是数九寒天，里面确实热得头昏，虽然用了活性炭，却仍

呛得难受，尤其是两只眼睛，虽然绝无伤心之事，却怎地总是两泪

不想今

，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再也擦

找死哪！”

这是车间主任刘庚昌的声音，我一面答应，一面走出隧道，只

见刘主任手扶着打开的大铁门对工人说：“不吭气儿了，坏啦！快

快⋯⋯简直是乱弹琴，胡来！”

那隧道长达数十米，我还未曾学会大声喊叫，所以我在末端答

应，他在这头却听不见，我见他吓得脸已变色，连忙过来大声说：

“我在这里！”

下人（谐音吓人）！你不是答“你这是养孩子不叫养孩子

应我不钻隧道了吗？怎么说了又不算啦？要是出了事儿呢？你是

俩腿一蹬，两耳不闻天下事了。我可是西瓜皮擦屁股

不清啦呀！”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不是什么要得虎子，只不过是老虎头上拍苍蝇

“我已经有经验了，再进隧道脸上多抹凡士林。带上风镜，活

性炭再多加点儿，保证没事儿。”

公斤。

接着我又进入隧道测定几次，得出以下数据：

每小时烘出的水分为

公斤。每小时漏入隧道的水分为

从三号窗口起，后半截隧道已无作用，就是说：目前隧道虽

比原华北厂的老隧道加长了一倍，但是，加长并不能提高效率，所

谓设备能力增强一倍，对于烘干隧道来说，完全不能成立。

我拿结果给主任看，主任说：“干脆等到明天，在打屁股会上当

众宣读吧！单跟厂长谈，简直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我是没

心思找这老头儿瞎抬扛了。”

那时推行苏联的一长制，每天早晨开一次动态分析会，厂长为

主席。各科室、各车间的科长、主任、车间技术员，都得参加，我自

然也不能不去，可湿性生产形势最不好，所以常在会上挨批评。因

此车间戏称“动态分析会”为“打屁股会”。

翌日，我在会上宣读了实测结果，正厂长说：“很好很好，再继



日，当厂长照例叫可湿性车间报告生产进度时，我月

续测定，继续研究。”

一连几天，我们是每次一开会，就要求批准修建热风炉，正厂

长总是打个哈欠冷冷地说一句：“很好很好，继续研究，继续研究，

一定要研究彻底才好。”却一直不准动工。

到了

与车间主任互相补充，说了一大堆生产如何不正常，这月任务没法

完成的话。

“完不成得想办法！”厂长板着面孔严厉地说：“任务就是法律！

如果完不成，就拿你刘庚昌是问！”

“必需叫我们建一座热风炉，我们才能完成任务，巧媳妇也难

做没米的饭，技术员！再念念咱们的测定结果。”

我把数据重读一遍，正厂长说：“小力巴！你不要自作聪明。

一撅尾巴就知道你拉什么屎，打开天窗说亮话吧！现在不考虑增

加设备，只准在现有设备上想办法，散会！”

大家站起身正准备走，副厂长武升堂示意叫大家重新坐下，正

是：

旱苗奄奄方自苦　　谁料春风化雨来

按决议热风炉指日工竣

靠群众新隧道顺利达标

“我说呀！同志们！”武副厂长咳嗽一声，慢条斯理地用标准的

山西话说道：“今天的会开得很好，大家讨论得很充分了，可是我还

要再占用各位一点时间，说几句话。

“我的发言只有三点：

“第一点是，可湿性的干燥，问题很大，这个问题呀，要首先解

决，咱们全厂能不能完成任务，就看可湿性车间了，而可湿性车间

能不能完成任务，就看干燥怎么样了，所以我说呀！干燥问题就是

咱们的关键。



来，这个

“第二个问题是高温烘干的问题⋯⋯”

“高温烘干是不是指的热风炉？”我插嘴问道。

“对！对！就是热风炉，我记不清这个新名词，可是我心领神

会的呀！你想，用蒸汽去烘药块，八下里漏汽，一面烘干，一面加

水，这不是转着圈圈走路吗？咋会走得快呢？依我看哪！咱们的

产量大部分都被这些锅炉呀，散热器呀，给吃掉了，用一座热风炉

代替它们，不是顶顶合理吗？张技术员提出来的这个问题，我说

呀，他是找着了全厂的关键了呀！我看要专门组织力量来作，时间

不等人呀！老赵！你是供销科长，支持这个工作吧？！”

“我是坚决支持。”供销科长赵春夏点点头爽快地说：“明天把

材料单交给我，说办马上就办！”

“可是锅炉已在路上，运到以后不是积压浪费吗？”厂长说。

“不要紧，我负责给你转卖，现在卖货容易订货难，新锅炉还怕

卖不出去？我有个老战友申请锅炉订货还没有批下来哩！卖给

他，连运费都赔不了。”武厂长回答了正厂长的话以后又接着说：

“第三点呀！是张技术员提出来的干磨粉的问题，我看很好，

这位小青年我看很有雄心壮志，他想要不加水，也就不用烘干了

吧！？直接把原料投入粉碎机，就这样干制出可湿性

想法是大胆了点儿，可是这是合理的呀！你想干块块加上水，磨成

稀糊糊，稀糊糊再烘成干块块，干块块再磨细，这多浪费呀！要是

再算算设备，一个可湿性车间的五大厂房，呼呼啦啦占了大半个

厂，其中还包括着一个粉剂车间，可是产量只够粉剂车间的十分之

一，不得了呀！所以这个问题呀，不要怕人家笑话，钢梁磨锈针，功

到自然成嘛！万里长征都走过来了，还怕有什么办不到的事情吗？

老赵！明天你就先动手筹备热风炉的材料吧！”

供销科一动，热风炉的筹备工作自然是大有起色，我们很高

兴，摩拳擦掌专等厂长下达动工命令，等来等去，没有等来施工命

令，厂长却出差了，厂长出差，我颇感失望，心想，这一下，又不知道



个昼夜，一座热风炉便威风凛凛地站立起

月

度，带入

要等到何年何月才能动工了，为此终日闷闷不乐。

不料，正厂长不在家，武副厂长就负责全厂工作，武厂长大权

在握，马上下令立即动工修建热风炉。

武厂长一声令下，于是，大家那久被压抑着的积极性，就像在

地心里储足了能量的岩浆似的，汹涌澎湃地喷发出来，我受命当现

场指挥，钳工班长赵玉秀领着众人大干，供销科长赵春夏供应材

料。一阵猛打猛冲，

来了。

年热风炉于 日点火试车。害怕初步试车就出岔

度，我正趴在风筒上看温度计，忽听背后一阵子，只把温度调到

掌声，回头一看，宋绍棠书记和武升堂厂长，领着全厂党、政、工、团

所有干部，前来祝贺了，我一见，连忙跳下风筒，与他们一一握手致

谢。

我分别钻入由热风炉供给热风的三号隧道和由锅炉供热的一

号隧道，进行测定，结果如下：

米／每分，入口温度：锅炉供热隧道。风速： ，带入

度，由于这条隧道刚换上的水汽 公斤／小时，出口温度：

米／分，入口温度：

新散热器，所以，漏汽比上次少得多。

热风炉供热隧道。风速：

，出口温度： 度。水汽：

看来已经没有什么问题，热风炉的产量，肯定高于旧有隧道，

但到出车时，我到车间一看，由热风炉供热的三号隧道，烘干能力

却极其低劣。这现象真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后来一位烧火工人悄悄告诉我说：“技术员！有的人，你一来

就拼命烧火，你一走就松劲儿了。”我一听，恍然大悟，遂问道：“你

看有什么办法吗？

“要说，也不能全怨人，燃料也有问题，这是个烧块煤的炉子，

可现在却烧面儿煤。如果改烧块煤，再加装一个吹火用的风鼓，就

，



烟雾。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进入

会好得多。”

度，排出的照此一改，热风炉果然正常起来，进风口升到

风，已是隐隐地现出一些白色

隧道，可确实真有性命之忧了。

等到正厂长回来，热风炉已经正常运转几天了，我想厂长见了

必是又惊又喜，不料他到车间一看，却是冲冲大怒，立刻在他的办

公室里，召开了一个专门对我个人的批判会。会上当众宣布我的

罪状是‘目无领导’、‘厌旧喜新’。我想：在他出差之前一再强调，

他不在厂的时候，必须服从武厂长的指挥，谁敢不听武厂长的，回

来轻则严厉批评，重则严加处分，怎么按照这严厉的规定行事，反

成了目无领导呢？明明是技术革新，怎么却被扣上了厌旧喜新的

帽子？这帽子是专门来用鞭笞不忠于婚姻之人的呀！想来想去无

法动笔，只好等着更加沉重的打击吧！

谁料事有转机，我厂由部管改为省管，杜厅长到厂召开中层以

上干部会议，会上专为热风炉事件纠偏。因此，非但使我摆脱了困

境，反而受到了奖励和表扬。虽然如此，却从此种下了祸根，更加

严重的打击，正等待在坎坷的前路上呢！正是：

一丝温馨叩心暖　　万条羁绊伏征途

困难重重单磨宣告失败

雄心勃勃全干起步攻关

此后，不如意事便接踵而至，为了在车间贯彻单磨法，石球磨

需要定量加水，这只要加装一只水表就行了。可就是不给装，我要

求在操作台上放一台磅秤又不肯放。结果弄得成分忽高忽低，真

是无事生非，我看着管不了，只好由他去吧！

谁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二月初推行单磨法，就决定为了不

增加工人的劳动强度，购置搅泥机，我领着工人拉着车间的半成

品，到兴华窑厂去试验，那绞泥缸台时产量 吨，巩县孝义镇有



现货，售价 元。

元，公司供供销科又介绍省建公司的自动拌浆机，售价

年应处有现货，并且可以向外出租，我听了大喜，遂于 月

日，到省建公司租来一台试用，试用结果良好，但是厂长却说买它

不起。

其实自动拌浆机不过是一只园筒，内装几只搅拌浆罢了，就是

自造也不困难，我依样画下图纸，打算照样仿制，却不批准，我厂粉

剂车间用雷蒙机。雷蒙机的“胆子”是一种车得规规矩矩的实心铁

圆滚子，它是易损件，仓库存有大量备件。何不领它两只，用那闲

置不用的慢转马达（一种附有变速箱的马达）在水泥园池中拖着它

转动，造一台“滚边磨”呢？用滚边磨非但不必费力，而且绝无拌合

不匀之虑，再说滚边磨的水泥园池，容量比石球磨还大，所以，石球

磨的加水量也就无须再斤斤计较，只须全车料浆全部放入滚边磨

的园池中，再加入定量的坩子土就行了，成份问题也随之迎刃而

解。岂不是一举两得，三全其美？

方案一套一套，图纸一张一张。执行起来本极简单。但是桩

桩件件均被一一拒绝。车间主任也不热心了，我是日坐愁城，一筹

莫展，只好由着工人用铁锹随便翻几下，便装入搪瓷盘，推入隧道。

结果烘出来的当然是明显没有搅拌均匀的花药块，并因此出现了

结团现象。

不知何人把这花药块的事反映到了农业部，部里派人前来调

查，见那药块竟是花的，不由大为恼火，跟市里一说，市里则派来一

个以市委秘书长侯伯苓为首的工作组，进驻我厂，调查质量问题。

侯秘书长召开有关人员座谈会，在会上说：“假若你做衣服，裁

缝把袖子缝到领口上，裤腿缝到袖口上，你们作何感想？⋯⋯所

以，任何产品，都必需注意质量。”

散会以后，我非常害怕，我想：这工作组简直就是冲着我来的，

花药块之事，全由单磨法而起，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是我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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